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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錄整理：涂秀玲、廖筱縈
問：如何進入學術圈？背景跟經歷為何？為何會做中國研究？為何會到東亞所？
答：我為什麼會到政大還有東亞所呢，我是原本是研究中國歷史與政治問題的，那時候給我印象最深的幾個老師，很多都是政大的，像是鄒文海老師，他的政治思想不僵化，很能看問題，你們以前讀過他寫的《政治學》，講「族群論」講得很好，「族群的議題根本就是拿來統治人民的」、「族群在哪？是哪些人？」他都講得非常精彩，他給政治系影響很深。

    當時，朱建民老師是政大早期當家，第一期的，他學教歷非常好，赴德國留學、鑽研法政，他在政大擔任過訓導長與總務長，這些重要的行政職務都擔任過，因為他跟陳（大齊）校長很好，當時因為陳（大齊）校長主持政大的校政的，所以朱建民老師跟政大關係很深，他不求官的，人家巴不得他作官，可是他回來政大教書，他教書的時候，他不跟你講他的期望怎樣，我現在才知道，他教學的時候，全校的老師很多，他在的時候，他都知道每一個系在教甚麼，怎麼教，學校的評量結構在他評量之下，都是最優良的。

    有一次，鄒文海老師叫我在大學兼課，就是以前在「政工幹校」教「中國政治思想史」。再來，朱建民老師跑到這邊來，他說：「你準備一下，去接政治系主任」。我說：「我從來也沒想到我要接政治系主任」，他說：「你不能推辭」。我身體不好，而且為了接政治系主任我後來才去接電話機，然後我就接下系主任了，後朱老師又說：「我們也請郭華倫老師來教課（中共政治），你好好地接待郭老師」，所以這時候我才知道政大有一個東亞所。我從來也沒想到後來會去東亞所。

    我們政治系一開大陸研究的課，好多老師來開課。在這個時候，東亞所吳俊才老師在黨部裡主要負責的職務是跟學校教研單位有關，當時學校（政大）要成立歷史系，因為成立一個系要花很多錢，後來我跟吳俊才老師講，他在黨部是有職位、有影響力的，大家也很清楚都是為了學校好，於是就這樣成立歷史系等系所。

    每年東亞所所慶的時候都是很冷，下大雪，但是我一定參加。我在政治系（待得）很好，有一天，郭華倫老師特別把我帶來，他說：「你去接訓導長」，我說：「我對這個東西從無興趣」，他說：「你不要講這個，我們已經決定了，你去接」。於是我那時候去接訓導長，接了我就頭大了。因為那時學校的思想、風氣真的是開放，像是林正杰他們這些人，都是學校的反對派，那時候在兩蔣時代，四維堂是大紅門，他們一定要把紅門去掉。他們寫文章啊，可是文章不准刊登，上面要查稿啊，搞得很不愉快。然後，我就說：「同學的稿子我不審查」，我說：「應該成立個委員會，所有的稿子來由委員會來看，能用不能用我不管，大家同意了，就照登」。

    另一個，在學生有問題的時候，每個星期一，我都在餐廳裡面開咖啡座談，所有的代表來，你認為現在哪裡不對，你講出來，或把我的改進方法講出來，能接受我們接受，這樣把學生問題都解決。我每年舉辦同學的大型活動，到救國團或地方的安排，一方面同學有自己的活動，另一方面，整個活動，訓導長、教務長、總務長都來，學生把問題提出來。當時有人說，你們今天的政大比台大自由。我做了九年的訓導長，辭不掉。當時，我們在木柵的一個山莊都有晚會，校長也參加，大家處得很好。

    後來，曹伯一老師叫我去接東亞所，我從來沒想過，我當時想東亞所是政大的化外機構。後來，就是接了。當時，（東亞所）考試不講人情，講能力，那時候學校有「人二」機構，調查學生背景，但是我們東亞所不受這些影響。當時有些同學雖然「記錄不佳」，但我們也不受這個影響，現在這些人文章也寫得很多、研究也做得很好。

問：研究興趣的形成以及對中國歷史的觀點為何？ 

答：關於研究，第一，我受鄒文海老師影響很大，他常強調看任何問題不能只用一個標準，不能以偏概全，因為變化多，所以不能只有一個觀點；第二，我喜歡歷代政治研究，這方面我下的功夫很多，很科學的我沒時間發表，當時國科會寫論文，寫了之後才會補助，當時教授待遇很低，但是要東西拿出來才有（補助），這些都要從國科會，我從先秦寫到秦漢、三國、魏晉南北朝、隋唐、明，最後寫到清代，這些系列每次送到國科會都一本本的，像是唐代政治發展、隋代政治發展研究，這些如果要把它弄起來都是大鉅作了。你看現在發表的文章都是隨便湊一小篇而已。

    我的政治研究資歷對於現在中國大陸的發展與兩岸關係的看法有很大影響，第一，「分久必合，合久必分」，這是從中國歷史來看的；第二，人民給你取得政權，人民沒有甚麼好反抗、鼓動的，人民對於政治人物取得政權也都很漠不關心，很淡然。但是，取得政權在中國政治史上，我們看來都驚心動魄。舉個例子，劉邦跟項羽，項羽要殺劉邦的父親，但是劉邦跟他說：「我的父親就是你的父親，你要殺，血水拿來一杯我也喝下去。」結果項羽殺不殺？不殺。但是項羽最後失敗了。
中國最了不起的一本書，就是司馬遷的《史記》，他把每個人的政治性格、政治角力都寫得深刻得很。項羽有勇無謀，在鴻門宴上，范增主張殺掉劉邦，項羽不肯，但是等到你項羽困頓了，劉邦怎樣對他，項羽四面楚歌了。劉邦得到天下後講了一句話：「項羽不會用人」，他有一個范增，有人在他旁邊說范增，項羽信以為真，就把范增趕跑了。劉邦他用人唯才，第一個，就是張良，他是了不起，最好的參謀人才，運籌帷幄、情理之外唯張良；第二個，蕭何，他運糧草，負責後勤；第三個，打仗要指揮，戰與勝，這是不簡單的，就是韓信，這三個人劉邦是用其所長。項羽呢？只有用一個范增，卻把他趕跑了。所以我們得到一個結論，一個政治人物就是要「用人唯才」。馬英九現在就沒做到這一點，不能用人唯才，這是很可惜的。

    再講唐太宗怎麼得天下的，他殺哥弒弟，「玄武門之變」得到天下。中國老百姓有一個好處，你用甚麼手段取得天下我不管你。你看唐太宗的地位，唐太宗有「貞觀之治」，最大的好處是反對派他也用，像是魏徵，這樣才能把政治搞好，才能有這樣的歷史地位。這些都是今天掌權的人都應該知道的事情。

   我們從這個來看兩岸關係，你看毛澤東的時候，天下大亂，是誰幫他搞好的？是鄧小平，提出「摸著石頭過河」，這個人了不起。然後是胡錦濤，在中國有一句話：「大亂之後必有一治」，且「人民望治」，鄧小平掌權之後，民氣恢復了，另外，大亂之後也必有凶孽，但是你能慢慢地一個一個除掉。尤其大陸現在登峰造極的舉動是甚麼？是奧運會，一切的籌辦組織等等，還有他拿的金牌最多，這是了不起的，揚眉吐氣，這也是中國政治發展大亂之後一定會有的一個揚眉吐氣時刻，這是一定的。
問：從中國歷史發展得到的經驗為何？
答：大亂之後必有長久之治，因為人民需要安定的生活，但是長治之後一定會亂，為什麼亂？因為權力是讓人腐化的，大家都喜歡權力，絕對的權力讓人絕對的腐化。你看現在我們都是自由主義，崇尚一隻看不見的手，但是現在很多國家銀行被政府接收，甚麼都政府拿去，資本主義過頭太極端，忘了國家要調控，未來發展這你們看得到，我看不到。譬如現在英國的工黨，他過去最反對這一套，但是現在很贊成了，工黨認為國家的權力要進去銀行，這是好的政策。但是進去之後，你知道，權力還是會腐化的。

    中國的問題，就是大一統，沒有辦法的，當初國民黨打敗了，他的中心思想也是一統，沒有變過。

問：老師之前做中國歷代政治研究，這個經驗與我們所說的當代大陸研究，您如何將其連接？ 
答：東亞所的經驗跟國安系統關係很深，當時在經國先生的時候，指示要研究大陸問題，那時候的國安研究就找一個機構來研究這個問題，所以第一個就選現在的東亞所。當時，國際關係研究中心有國安系統，另外找一個協助系統就是東亞所，經費從國安系統來。
    政治大學發展之後，東亞所歸政大，國關中心與東亞所就成為政大的單位。當時，仍然（東亞所）跟國安單位關係很深，每年，國安系統將經費轉給國關中心，國關中心再將經費轉給東亞所。
問：東亞所當時定位？
答：那時候，東亞所主要是吳俊才老師，他功不可沒。另外，郭華倫老師也在，他寫中共黨史比中共還早寫，這是很重要的，另外很多從大陸過來的老師他們對中國的資料豐富度瞭解很多。

    因為東亞所跟國關中心等於是獨立於學校的關係，除非學校開教務會才會參加，其他時間像是計畫推行等等，東亞所都是獨立的。化外（東亞所），就是化外。東亞所有自己的經費、研究機構、研究圖書，而且國關中心有很多資料是外人不能來看的，只有東亞所同學能看。東亞所的老師是很不錯的。
用預算的方式。每年的時候，東亞所都會跟國安局定期開會，開會的時候都會談中國研究。那時候的東亞所跟國關中心、政大的關係只是名義上，等於是一個獨立王國，東亞所有東亞所的一套，跟政大根本無關。

問：當時的研究重心與思想？

答：當時研究的主要重點主要是瞭解對方，有一個中心思想，就是反攻大陸，以及「三民主義統一中國」，這些都是研究問題的思想重點。這些，我們在當時研究的時候都知道，時代會改變，一定會變；現在我們想起來，在那個時候，研究有中心思想，就會把大家的目標結合，最終都有一個中心思想。現在我們在台灣，不同的政黨也好，大家沒有一個中心，這是最危險的事情。在當時，「三民主義、統一中國」是大家的思想，是朝野共識。

問：研究主題何來？
答：當時我們研究的主題，是著重在「反攻大陸」，我們一定要有一個中心思想，最後一定會到「三民主義、統一中國」，研究題主題都是上面交待的。以東亞所跟國安單位的關係，在老蔣時代，上面政策主要是「處變不驚、莊敬自強」。蔣經國時代比較好一點，還透過救國團，那時我們跟救國團關係很好，把這些中心思想做了一點調整。當時就是三不政策：「不談判、不接觸、不妥協」，我們東亞所老師內部開過會討論這個，當時覺得這是（三不）不可能的。那時在黨政機關裡面開會，我們東亞所的老師與同學都去了，也都認為這是不可能的事情（三不）。而在國家整個行政的運作上面，我們東亞所那時候也主張一定要把對大陸的事情統一起來，要成立一個專門的機構（陸委會）。
    當時，李光耀來台灣也跟蔣經國說，「不接觸」是不可能的事情，經過先生最後開放老兵回大陸探親，這是一大突破，在這個政策上，東亞所的師生貢獻很大，因為東亞所就是研究這個問題。但是現在這些老師都走了，很可惜。當時我們找老師來上課，再好的老師，我都磕頭也要請他來教，希望他們給學生開課。有一個沈清松老師，哲學系的，他很了不起，對同學的論文指導很多，我很佩服他。還有蔣緯國，很多東亞所的韓國學生專門喜歡找蔣緯國，韓國學生中文講得不靈光，蔣緯國指導他們的時候，大家也都看他的面子。這些學生了不起，回去都掌了大權，他們在台灣中文講不出來，可是回去卻不得了。韓國學生跟東亞所關係很深，東亞所的人去韓國，一定受到他們盛大歡迎。當時韓國的外交官都被要求到東亞所讀書，所以東亞所在國際方面跟韓國的關係很好。還有一個李炳煥，現在他中文好極了，他被韓國派到各個地方當外交官，是無任所大使，來台灣一定來看我，他對我們國家幫助很大，我們如果跟中共發生問題，他會幫助我們一些。還有一個老師講易經（南懷瑾），我就帶同學到他的地方去聽他講易經，然後講完課大家還吃他請客吃一餐飯。東亞所對大陸問題的確貢獻很多。

    李登輝先生也因為吳俊才的關係來任教，他是研究農業經濟，所以來東亞所開課。他來教課的時候汗流浹背，因為學校的校車都不到達東亞所，他在政大下車的時候，從「山下」一步步地走上來。他研究農業經濟出名的，李登輝對東亞所有很深一份情感。當初我接東亞所長的時候他還來，我們開會的時候也會請李先生來，他也會過來，關懷之情溢於言表。
問：對兩岸關係的看法？
    話說回來，現在兩岸怎麼辦？大陸一定要把台灣拿回去，這是中國的文化，大一統的文化，歷史的必然，他現在跟你所有的兩岸交流、互動都是手段的不同，但終極的背後目標都是統一，這都是中國文化，大一統是根深蒂固的。但是台灣有自己的文化，中國的移民過來，另外還有原住民、福佬人等等，這是移民的社會，所以是很難的，大陸意識到這個問題，最後就會拿飛彈來解決，這是會爆發的，因為台灣是一個這麼特殊的地方，尤其是受到日本、美國的影響，台灣好在這個地方，雖然我（台灣）現在不如你（大陸），但日本跟美國是台灣的本錢。
在陳水扁跟馬英九之間，大陸一定是支持馬英九，但是馬英九，他書讀得太多了，尤其他法律讀太深了。當初幫馬英九參謀的人才是不錯的，主張用反對派，用二二八事件」的人，這是對的，希望整個政治能夠和解，很可惜的，他（馬英九）沒有透過黨務系統好好溝通、把內部擺平，結果一下就搞垮了，其實他的政策是對的，馬英九希望和解，但是黨務的人認為我們把你推上去了，你不用內部的人，卻用了「二二八」的人，這就是他的問題，馬英久失敗了，他不溝通，尤其是在立法院，很多人不支持。現在，馬英九的民調這麼低，但大家每天看新聞都是看陳水扁，這也給馬英九解除了不少困難。

    最後，我覺得（兩岸關係）還是要看民進黨的態度，民進黨和國民黨應該有一個以台灣本體為中心的共同目標，不能是短暫的結合。我前天看了一篇文章，它說台灣有兩隻小白兔、一隻大野狼，馬英九跟蔡英文是小白兔，陳水扁是大野狼。我認為這兩隻小白兔應該合作，堅持達到三個目標：「不統、不獨、不武」，這樣大陸就沒辦法了。因為台灣是獨立的個體，還是中華民國，還是現在的領土，先擱置爭議，要不然防衛性武器一來了，還是要跟你打。
    民進黨蔡英文如果領導起來，馬英九跟她合作，台灣在兩岸才有一個發言的地位。像是日本就在主張台灣應該加入聯合國內，作為非國家主體地位的角色，這樣大陸不能強力的反對，這是將來的發展。陳雲林不管再怎麼來，送甚麼熊貓，大陸還是要「大一統」，但是它現在沒辦法，這是美國的關係，還有本土意識、客家人意識、大陸移民的意識……。我們從大陸過來也不希望再回到被大陸統治，畢竟台灣是民主開放的國家，就算我不同意你，但是我可以有容忍你發表意見的自由，這是很難得的，但是大陸做不到。
問：老師開放之後有去過大陸嗎？對於中國研究的觀察重點？
答：我沒回去過，我只有到香港，我的親戚來香港跟我碰面。因為我在大陸的親人都是被迫害、房子被沒收。我透過「台辦」，在可以交流之後，我有一個老姐姐九十五歲了，我跟「台辦」說，你們能不能夠去看看我的老姐姐，因為我現在也沒辦法去大陸了，他們（台辦）很好，幫我去看她，看有沒有生病，送她看病也不用錢，也給她房子，我現在大陸唯一的親人就是這個老姐姐。我大陸的老家在寶應縣，是在淮安（江蘇）下面。
    中國現在有幾個問題：第一個是西藏問題與新疆回族的問題，這是牽涉到文化背景的問題，這很難解，問題很多。第二個，他們對軍事投資很多，但是一般的生活環境太落後了，以前靠運河，現在運河的東西都不能吃了。第三，環境、衛生差太遠，你看那個「毒奶粉」，害了很多人；他們發展武器、上太空，但基本的生活物質發展比台灣差太遠，尤其民主的生活方式他們根本就不喜歡，台灣現在馬英九下鄉，群眾都會跟馬英九講賠償，這在大陸根本不可能。
    我們東亞所應該好好研究這些問題，我現在年紀大了，快九十歲，在你們這一輩也不太可能看到台灣跟大陸統一，不可能看到台灣成為台灣國，或是加入聯合國，這都很困難。
    但是我很佩服彭淮南，他老早就講金融風暴、人民幣外匯、主權基金、銀行問題等等，這是很了不起，我都覺得他像是李國鼎、趙耀東，現在要有這種人才。另外像是葉金川，這是馬英九都應該用的人，雖然他現在用的大學教授都是不錯的人，但是時代不同了，尤其他們是朝令夕改，這是不行的，現在還有四年，馬英九應該可以把局面維持住；我們再看美國，新總統上台應該會好得多。
問：教書過程中對歷年學生的看法？

答：很多。像過去的羅曉南、宋國誠很不錯，還有關向光、李英明，李英明寫東西結合文學、法學的思想，融會貫通；郭武平，他以前在國關中心工作，撥經費補助給東亞所同學，後來還來考東亞所；還有姜新立，像是姜新立，他是苦讀出來的，原本在調查局，後來到國外讀博士回來，後來到中山大學專任，也在東亞所開課，他上課很嚴的，都按照國外的標準，一篇東西下來，再做、再做，這是個好老師。還有謝金河，他現在對財經很了不起，他很懷念我當時給同學的教導，還要拿錢出來弄個「芮和蒸講座」，我說我哪有資格弄一個講座。

    所以東亞所很有發展的，跟大陸的未來情勢關係、國際關係發展，對兩岸關係未來都會發生作用的。
問：對未來中國研究看法？台灣有辦法競爭嗎？

答：台灣應該還是有競爭力。我舉個例，當時我們在重慶的時候，老蔣跟美國人談判，有談到研究這些問題的學者，對方說：「你們中國有很多了不起的學者，像是蕭公權」，蕭公權寫了《中國政治思想史》，完全是用西方的觀點、西方的邏輯，他人在哪呢，在成都，後來老蔣才知道有這個人。蕭公權這一套書很了不起，在國外很有名，他對拉斯基的族群問題也發表過文章；現在的人才也很多，像是金耀基。現在研究東西，研究太空、科學就能得到諾貝爾獎，但是研究思想、歷史就很難了，不過人才還是很多。還有像是我的同班同學胡佛也是很不錯的，還有吳俊才的公子吳玉山，他是能夠結合中西文化融合發展的。還有以前的政大政治系教授呂春沂，他曾因為教書講話的時候被黨記下來，認為他思想有問題，最後根本沒有事情，就是白色恐怖。他回來，給他補償的錢，因為被關起來，他錢拿到了要請我們吃飯，吃飯後我們送他飛機，一下飛機他就走了。
問：大陸學者跟西方接觸多了也開放了，競爭力也變強，以往國外學者在中國大陸還沒這麼開放時都會跟台灣學者合作，但是現在改變了，您覺得台灣學者在這方面有沒有辦法突顯我們自己的領域？

答：大陸學者我看他們的東西，他們很紮根，不論他們的觀點，也許你有不同看法，但是他們的資料是不大而化之的，很多的問題在大陸上可以用他們的方法研究，不過很多資料還是不夠的，台灣的資料更是不夠，還是要到國外看資料。尤其現在，張學良很多東西都送到國外，老蔣總統的一些東西也在國外，這些都是資料，好好看，可能對於國共內戰一直到今天的兩岸分裂可以有一些看法出來，這些資料太值得保護了。
問：您在學術界最大的成就與遺憾？

答：我毫無成就。現在社會上各階層出來的人才都是政大畢業，像是林正杰，他讀書時不知道帶給我多少麻煩，但是他頭腦很清楚，還有現在聯合晚報的主編（社長）黃年，他寫的文章分析得很好。像你們都很了不起都成了大事。
    現在我很遺憾的是，我有三個小孩子，他們都是學理工的，老大在德國研究電腦如何普及，二兒子是研究高分子，我的女兒是研究生化科技的，她在美國的約翰霍普金斯大學，跟嘉義的張博雅一樣，所以他們都不是研究我這行的。因為這樣，你看我的研究都堆在外面沒用，還有一部份放在訓導處，那時候訓導處整理了我的一些資料出來後，我就把資料擺在藝文中心，結果後來大清掃，這些東西被放到地下室，當然很凌亂，我想過兩年去整理，但是那時候新的訓導處改組之後，我的東西都被當八股燒掉了。我現在剩這一點資料都在家裡外面陽台口，我堆在那邊，有一些研究憲法的文章都堆著，整理這些東西也要慢慢整理。
問：這些年有無影響您個人或研究的大事？

答：這些年我身體不好，脊椎側彎，我喜歡側著看書，你看我身上都要帶著鐵片矯正，鞋子也一高一低，就是要矯正脊椎，我都快九十歲了才在弄這個。另一個就是我的內人身體不好，她洗腎，每星期一、三、五都要到台大醫院去，她有一年過年的時候弄窗子從凳子上摔下來，長骨刺，貼大陸的膏藥很有用，但是膏藥有含類固醇，傷害了腎細胞，十幾年來她就靠洗腎，洗久了毛病就多了，我現在也沒辦法整理資料，因為常要去台大醫院陪她洗腎，小孩子也有自己的事情。
問：您的教學內容有甚麼演變？聽說您以前上課都是拿著一根粉筆進教室，同學

都說您像個俠士。
答：這是受鄒文海老師的影響。鄒文海老師上課前，我們一推門看到他坐在教室，他在那裡靜默沉思，思考學生需要甚麼資料、要怎麼上課，如果是在課堂上大放其詞是不夠的，所以我都是關起門來思考怎樣把問題提出來，引起同學興趣，怎麼解決問題。我買了很多書，像是中國歷代戰爭史，所以每一次我們講到「赤壁之戰」，我就在班上黑板上把兩軍的地理形勢畫出來，這樣同學才會有興趣。「赤壁之戰」中，諸葛亮真是了不起，曹操的抱負與氣度也是了不起，但是諸葛亮算到中國冬至前後，東風一定會吹來，然後借東風。像這些，講給同學他們一定有興趣，講戰爭要讓同學瞭解來龍去脈。還有就是「肥水之戰」，同學也喜歡聽，你要把兩兵的形勢把版塊畫在黑板上讓同學知道。「肥水之戰」南北對峙多年，國共內戰時老蔣也是跟中共談南北分占。
問：對國內中國研究未來的看法或東亞所的期望？

答：現在東亞所也不錯，但是問題就是在大環境裡面，不再是東亞所獨當一面，當時在國關中心，東亞所是獨當一面，但現在是多元的社會，總體的計畫多，現在就困難多了。另外是經費的問題，以前國安局會補助很多，現在國安局不會補助了。
� 關於此，可參見芮教授學術著作與國科會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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